《前方》说课稿  

                         -------  说课  

一、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说课的课文是曹文轩的《前方》，内容包括六部分，依次是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学法教法和教学过程。

二、第一教材分析，前方是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第三专题《月是故乡明》第二板块《乡关何处》中的第一篇课文。“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本专题围绕“家园之思”这个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设计了《漂泊的旅人》和《乡关何关》两个板块，老舍“想北平”，韩少功“我心归去”，柯灵总结“乡土情结”，曹文轩的《前方》承接漂泊的旅人，叩问“乡关何处”，从一副摄影作品入手，阐述人类不可克制的离家的欲望，离家终究要归家，家，不仅仅是生我养我的那方热土，更是我们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宿。《前方》直指人类精神无所皈依的生存处境，揭示了人类，作为人生苦旅者的悲剧性实质。刘亮程继而寻找《今生今世的证据》。在写作指导与实践中，让学生躬身创作，分别以“在路上”“在远方”“静听回声”为题，思考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前方》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让学生深入思考“家园之思”。第二学情分析，在知识建构上，学生没有接触过摄影散文，在人生阶段上，学生处于青春时期，怀着理想，憧憬着前方，正走在求学的道路上，每两周回一次家，到了读大学就剩下寒暑假和十一假期，到了工作，也可能只剩下春节了。为此，我们要介绍摄影散文这种新文体的特征，引导学生深入认知我们的家、我们的精神家园。第三教学目标设计，在知识与技能上，学习理解立意上反弹琵琶，写法上虚实结合及联想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与方法中，能够独立阅读，深入思考，与文本，作者，老师，同学展开对话，能够表达自己阅读体验并对文本进行评点，进一步激发对家园的热爱之情。第四教学重难点，重点在于了解摄影散文的特点，把握文章主旨，难点是了解立意上的反弹琵琶和写法上的虚实结合及联想。第五在学法和教法上，强调学生独立阅读与深入思考，能够做到对话与交流，培养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教法上，力争做到五步教学法，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研习”，主要通过“问题探究”与 “疑难研讨”两种方式。第六教学过程设计七部分，一课时。

三、            展示《前方》教学案及课件。

     导入语设计：

请大家看这张图片，坐在车子上的人，到底要去哪里呢？是离家而去，还是准备回家，我们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车上，在路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乡关何处？什么是故乡？什么是异乡？作家杨明在《我以为有爱》一文中写道：“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驿站。今天，让我们一起思考“前方”将会有什么？

” 

必修一 第三专题 月是故乡明 （文本研习）

东阿县实验高中高一语文教学案

《前方》

编写人： 张免胜      审核人：于月元         时间：2010-12-12

班级：            姓名：         学号：        

【教学目标】

1、理解立意上的反弹琵琶和写法上虚实结合的艺术特点。

2、能够独立阅读、思考，与文本、老师、同学展开对话，表达阅读感受；能够对文本进行评点。

3、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进一步了解家园之思的文化内涵，激发对家园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1、让学生了解摄影散文的特点，把握文章的主旨

【教学难点】

1、了解立意上的反弹琵琶和写法上的虚实结合

【教学过程】 

（一）文体介绍

摄影散文

　　　它是由摄影和文字构成的。这种文体兼具两种表达手段的审美特点，即摄影的视觉性、对瞬间画面逼真的再现能力（直观性）和散文运用语言来表达对象时的自由（可以自由灵活地展开联想）。散文可以不受影像的限制，展开联想。

　　　两者互相影响，互相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二）作家作品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主要文学作品集： 
《忧郁的田园》、《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少年》、《大水》、《追随永恒》、《三角地》等。 
长篇小说： 
《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 
主要学术性著作：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 
文章约150篇（略） 
有作品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 

（三）整体感知，梳理思路

1、落实基础 ，注音

迁徙

袭击  

按捺不住 

憔悴

颠簸

惶惑   

温馨 



 

2、整体感知

文章中有那些重要的核心观点呢？ （用原文中的话概括作者的观点。）

 

 

 

 

 

3、 本文思路

 

 

 

 

 

 

（四）文本研习

1、问题探究：

⑴ 人为什么会有离家的欲望？ 

 

 

 

⑵ 如何理解“人生是一场苦旅”？

 

 

 

 

⑶ 人的悲剧性实质体现在哪些方面？

 

 

 

2、疑难探讨：

⑴“人无法还家”“即便是还了家，依然还在无家的感觉之中。” 谈谈自己的理解。

 

 

 

⑵如何理解“家”“路”“旅途”“前方”的含义？

 

 

  

 

（五）课堂小结

1、主旨归纳：

 

 

 

2、写作特色：

 

   

拓展阅读：

（一）《老家》 孙犁

  前几年，我曾诌过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最近几天，又接连做这样的梦：要回家，总是不自由；请假不准，或是路途遥远。有时决心起程，单人独行，又总是在日已西斜时，迷失路途，忘记要经过的村庄的名字，无法打听。或者是遇见雨水，道路泥泞；而所穿鞋子又不利于行路，有时鞋太大，有时鞋太小，有时倒穿着，有时横穿着，有时系以绳索。种种困扰，非弄到急醒了不可。 

  也好，醒了也就不再着急，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床上，舒一口气，翻一个身。 

  其实，“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回过两次老家，这些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再回去了。一是，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回去连给我做饭的人也没有了。二是，村中和我认识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下，都不认识，见面只能寒暄几句，没有什么意思。 

  前两次回去：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第一次，我们在村庄的周围走了走，在田头路边坐了坐。蘑菇也采过，柴禾也拾过。第二次，我一个人，看见亲人丘陇，故园荒废触景生情，心绪很坏，不久就回来了。 

  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实在说不清楚。 

  我是从十二岁，离开故乡的。但有时出来，有时回去，老家还是我固定的窠巢，游子的归宿。中年以后，则在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及至晚年，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 

  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不久，我写信给一位青年作家说：“写文章得罪人，是免不了的。 

  但我甚不愿因为写文章，得罪乡里。遇有此等情节，一定请你提醒我注意！” 

  最近有朋友到我们村里去了一趟，给我几间老屋，拍了一张照片，在村支书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关于老屋，支书对他说：“前几年，我去信问他，他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看来，他对这几间破房，还是有感情的。” 

  朋友告诉我：现在村里，新房林立；村外，果木成林。我那几间破房，留在那里，实在太不调和了。 

  我解嘲似地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但是，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

 （二）鲁迅《过客》 

时：或一日的黄昏。

    地：或一处。

    人：老翁——约七十岁，白须发，黑长袍。

        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

        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

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2〕的竹杖。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间小

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门侧有一段枯树根。

    （女孩正要将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搀起。）

    翁——孩子。喂，孩子！怎么不动了呢？

    孩——（向东望着，）有谁走来了，看一看罢。

    翁——不用看他。扶我进去罢。太阳要下去了。

    孩——我，——看一看。

    翁——唉，你这孩子！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还不够好看么？什么也不比这些

好看。你偏是要看谁。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还是进去罢。

孩——可是，已经近来了。阿阿，是一个乞丐。

    翁——乞丐？不见得罢。

    （过客从东面的杂树间跄踉走出，暂时踌蹰之后，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老丈，你晚上好？

    翁——阿，好！托福。你好？

    客——老丈，我实在冒昧，我想在你那里讨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极了。这地方又没有一

个池塘，一个水洼。

    翁——唔，可以可以。你请坐罢。（向女孩）孩子，你拿水来，杯子要洗干净。

    （女孩默默地走进土屋去。）

    翁——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

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

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翁——阿阿。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

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

那边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木杯来，递去。）

    客——（接杯，）多谢，姑娘。（将水两口喝尽，还杯，）多谢，姑娘。这真是少有的

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翁——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

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前面，是坟〔3〕。

    客——（诧异地，）坟？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客——（西顾，仿佛微笑，）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

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翁——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

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

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

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

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

    翁——那么，你，（摇头，）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

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举起*蛔愀先丝矗┮虼耍*我的血不

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

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

水的缘故罢。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罢。

    翁——那也未必。太阳下去了，我想，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罢，像我似的。

    客——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么？

    翁——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客——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

了。

    客——唉唉，不理他……。（沉思，忽然吃惊，倾听着，）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我息

不下。可恨我的脚早经走破了。（准备走路。）

    孩——给你！（递给一片布，）裹上你的伤去。

    客——多谢，（接取，）姑娘。这真是……。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这能使我可以走更

多的路。（就断砖坐下，要将布缠在踝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还了你

罢，还是裹不下。况且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

    翁——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什么好处。但在我，这布施是最上的东西了。你看，我全身上

可有这样的。

    翁——你不要当真就是。

    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

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

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4〕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

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向女

孩，）

    姑娘，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孩——（惊惧，退后，）我不要

了！你带走！

    客——（似笑，）哦哦，……因为我拿过了？

    孩——（点头，指口袋，）你装在那里，去玩玩。

    客——（颓唐地退后，）但这背在身上，怎么走呢？……翁——你息不下，也就背不

动。——休息一会，就没有什么了。

    客——对咧，休息……。（默想，但忽然惊醒，倾听。）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

    翁——你总不愿意休息么？

    客——我愿意休息。

    翁——那么，你就休息一会罢。

    客——但是，我不能……。

    翁——你总还是觉得走好么？

    客——是的。还是走好。

    翁——那么，你也还是走好罢。

    客——（将腰一伸，）好，我告别了。我很感谢你们。（向着女孩，）姑娘，这还你，

请你收回去。

    （女孩惊惧，敛手，要躲进土屋里去。）

    翁——你带去罢。要是太重了，可以随时抛在坟地里面的。

    孩——（走向前，）阿阿，那不行！

    客——阿阿，那不行的。

    翁——那么，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

    孩——（拍手，）哈哈！好！

    客——哦哦……。

    （极暂时中，沉默。）

    翁——那么，再见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女孩，）孩子，扶我进去罢。你看，太阳

早已下去了。（转身向门。）客——多谢你们。祝你们平安。（徘徊，沉思，忽然吃惊，）

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随即阖了门。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

面。）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

 另附《过客》理解一说:

   《过客》的篇幅很短，如此短的剧本是罕见的，用如此短的篇幅中对整个人生做了如此深刻的思索，涵盖了如此深广的内容也同样让人吃惊。《过客》是象征剧，是荒诞剧，是存在主义的剧本。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鲁迅，没有人如此强烈的感受到了人生的虚无、荒诞和绝望。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门侧有一段枯树根。”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是是过客行走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精神背景——荒凉，颓败，灰暗的废墟——这是双重意义上的，既是中国文化、社会和民族腐朽没落的景观，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代荒原图景；“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是确定的终点坟，而“似路非路的痕迹”表明确定的道路并不存在，要靠过客自己去探索，鲁迅曾在《故乡》中说到“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了, 也便成了路。 ”      

    戏剧的主人公是过客，象征一个面对荒诞和虚无，感受到人生没有意义和目标的理想追求者，跋涉者，人生道路和生命意义的探索者，社会黑暗的反抗者。他约三四十岁，正处在中年，这样的年龄已经经历了青春的幻灭，已经在人世闯荡了一定的岁月，一定已经碰了很多钉子，他“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这是作者对他的外貌的描写（感觉类似于作者的自我写照），行走是艰辛的，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一个人独自承受，过客已经在上下求索中被折磨得很疲惫，显然在此以前他一直是一个失败者，不愿意于停留在一个地方，不愿意放弃，偏要流浪和行走，是他自我折磨，象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一样受尽折磨的根源。 

    两个作为陪衬的人物一个是七十岁的老翁，另一个是约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前者象征一个已经走到生命暮年的过来人。后者象征一个还在用孩童的天真的眼睛看待世界，还不知道人世的丑恶，没有经历过幻灭的悲哀，不知道思考人生意义的小女孩，世界在她的眼中是非常美丽的。因此小女孩，过客和老翁分别象征人生的童年，壮年和老年。      

    在夕阳西下的傍晚，疲惫困顿的过客向老翁讨水喝，有意思的是，老翁问了他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显然老头是一个哲人，这三个现代性追问问得很有水平。问的是人的主体性，追问的是人的本真存在，终极关怀，家园与归宿，目的与意义，存在的依据。      

   “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奇怪的是，过客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一般来说，每个人从小都有一个父母起的名字，那么过客追问的显然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命名，一种自我存在的追问，一种身份的确认，一种来源的思考。“从我还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有一个人“，显然，作者从来就是孤独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这种孤独源于他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深度存在的差异性。如果你拒绝了传统，也拒绝了集体性的政治伦理或功利等外在的归宿，如果你生命感觉过于敏锐，过于执着于形而上的意义，达到的境界过高，故乡就再也回不去了，因此被放逐和孤独荒原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再不能安于一个角度的温暖，怀乡的痛楚枉然！归根到底，他走得太远，他难道就不能停止在某一个固定的点？为什么非要自我折磨跋涉到人迹罕至之地？想起尼采的话“吾行太远，故孑然失其侣，见放于父母之帮矣！”因终极性的固定目标既然失去，而存在本身就成为不断推远的地平线，永远无法抵达，过客知道构筑家园的企图是徒劳的，不过是获得一种虚幻的伦理性的安全感，反不如在不断否定和幻灭当中达到本体性的绝望，直面存在的真实境遇，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坚实而稳固的基础上生长出真正有力量的孤独而强韧的足以抵挡一切风险的生命，于深渊当中获得拯救。所以行走本身即已成为目的，停止即意味着死亡，因为一旦停止行走，存在即僵化固定为存在者，或者说远离存在的非存在，而不是充满可能性的能在，不是不断吐故纳新和丰富创造的的生命，所以过客虽然疲累虽然想休息却不敢休息。但这种行走是充满压力紧张焦虑和不安全感的负重生存，这种重量来自于意义追求和责任感，来自于灵魂肉搏空虚的惨烈，行走者往往感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仿佛随时都可能因精神和体力不支而倒下，所以过客疲惫困顿得仿佛一个乞丐。如果有信仰存在，行走就成为了天路历程；如果无信仰，行走者就成了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无终点无目标无方向无道路，过程性和个体性导致艰辛和无以伦比的孤独。     

    过客只知道一个劲地向前面走去，他问老翁前面是什么地方，老翁告诉他说，前面是坟，这里坟象征每个人终有一死的结局，上帝死了，而过客的存在本身成了朝向死亡的存在，也就是“向死而在”，这种存在时刻面临着虚无的威胁，自从命运和神祉失去了主宰，我们更痛地抚摩着我们的伤痕。过客必须在行走中给终有一死的人生赋予意义，而幸福本身已显得奢侈。鲁迅说过“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老翁自然面临着死亡焦虑，恐怕他也未必相信上帝和轮回。有趣的是小女孩的话：“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眼中的世界就是如此不同，老人看到的是坟是死，而对人生懵然无知的小孩子看见的却是鲜花，谁错了呢？都没有错。人生阶段的不同导致了看待世界的眼光的差异！      

    “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过客进一步发问了，向过来人请教人生奥义。      

    “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老翁也不能回答他，因为老翁中途就放弃了，他并没有探索到那样的深度，或者也可以认为走完坟地之后是指死后的世界，“未知生，焉知死？”老翁还没有死，显然也就不知道死后怎么样，是化为乌有呢，还是上天堂下地狱，还是转世投胎？ 他采取的是拒绝正视死亡的回避态度，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瞒和骗。      

    “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      

    但老者劝他回去，因为独自前行是危险的，让我想起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那头山巅上冻死的豹子，远方充满诱惑，无限风光在远方，但远方也是危险的，仿佛塞壬的迷人歌声，强烈地诱惑着你，但你却永远也找不到，无法抵达，而且可能在暴风雪中淹死在大海里。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马拉美说“沉入大海的心将一无所恋”，尽管“船可能会翻，可能根本没有靠岸的岛屿”，里尔克说：“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还有许多人会死在中途！”为什么不能走完？因为人生之路没有尽头？因为中途迷路或者危险的意外！而且你肯定因此很疲惫。      

    “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 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      

    “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是这个世界在他内心造成的总的感觉，是外在世界投射在他内心的心象。过客说，他只得走！为什么呢？从他自己的解释来看，他是因为现实的黑暗、残酷、奴役、丑陋、恶心、烦躁、虚伪和荒诞，从而企图拒绝现实逃离到另一个世界，这种否定性是一种永不向现实妥协的追求完美的知识分子式诗人式的理想主义态度，因此生活在别处是他们的宿命，无家可归又是必然的结局，原因还在于理想主义本身。他的走并非是在路上的小资式的浪漫，而是被迫的行走，他自己所处的每一个地方都不是他的家园，但他分明行走在大地上。其实除了社会让人厌恶，这个世界让他感到恶心和厌烦之外，难道就没有他内心的黑暗吗？与其说是他的身体在行走和流浪，不如说他的内心没有安身立命的家园，他的灵魂是无家可归的漂泊的灵魂！在现代官僚极权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田园早已荒芜，故乡正在沦陷，早已不是原来的故乡，故乡是无法返回的，只能作为一种乡愁的对象而成为回思的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如果你回去，可能反认故乡是他乡，自身在故乡成为异乡人。甚至也许他有点后悔自己走得如此之远，否则也不会如此孤独，但已经晚了，一旦开始行走，就象穿上了有魔力的红舞鞋，再也无法停下来。因为他无法回去，走过的地方都不是他的家，你对走过的地方已经很熟悉，不会再给你期待和惊奇。行走虽然疲惫，但指向未来的可能性是地狱中的一线希望之光，有可能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也是艰辛地向前行走的魅力和希望所在。      

    “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罢。 ”      

    过客要往前走不仅因为无法返回，还因为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前面呼唤他，什么声音呢？这种一种神秘的心灵的感受，是上帝在召唤？是生命的呼唤？是理想的彼岸世界？是对存在的倾听？是对神圣性的渴求？还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天职感？当然，行走是艰难的，过客受过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要喝些血，让疲惫和困顿的自己振作起来，重新获得营养，但血在哪里呢？这个血指什么？有人在评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时候说：“伟大的作品无处不充满象征”，这句话用来评价鲁迅的《野草》再恰当不过，这里的血自然也可以看着精神的养料和哲学化的人生解说或者宗教信仰，联想到鲁迅曾跟先后研究过阳明心学、尼采、还有佛学，我们就知道鲁迅永远需要精神的养料来补充和丰富自己，而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传统甚至整个现代世界的文化精神都太贫困，不能给他足够的精神养料。但象征的意味是丰富的，他又说：“我也不愿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喝些水”，显然，这里的“喝血”，也可以认为是在社会上压榨、剥削和排挤别人，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吃人。他要摆脱吃人与被吃的宿命！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吃人与被吃的社会，你不喝别人的血，要生存就必定是艰难的，所以他感到营养不足。 

    有意思的是，那个声音也曾呼唤过老翁，“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显然，在老翁年轻时候，也曾听到过那个声音，只是他没有理解，他也就不叫了，你愿意倾听，它就存在，你不理睬，它就不存在，绝对彼岸理想世界确实如此，它是无法证明的，全看你个人是否信仰它，是否接受它倾听它，如果你不理睬，不愿抬头仰望星空，在青春的生命敏感和浪漫渴望之后即满足于形而下的功利物欲世界，就与世浮沉，忘记了自己的家园和灵魂，泯然众人矣！ 

    客人终于无法停下来，虽然他多次因疲惫而几乎放弃，但他终于自我振作，继续前行。这里小女孩想给他一块布裹伤，被他拒绝了。并且说了很奇怪的话：      

 “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向女孩，）姑娘，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   

    过客是不是太冷酷太没有人性了？谁给了他布施，他不感激和报答也就罢了，还要象兀鹰一样诅咒对方的灭亡，并且诅咒自己的灭亡。有人说小女孩指许广平，而布则象征许广平对鲁迅表白的爱情，那么鲁迅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力量，什么力量什么境遇？我想所谓境遇则主要是指两者的师生关系，年龄差异，还有鲁迅有个原配夫人朱安这个事实导致他们如果发展爱情关系必将面临的严酷的舆论环境。不仅没有这样的力量对抗虚伪的社会舆论，也可能是指不能通过爱情使彼此获得拯救，这种爱意味着双方共同面对社会的黑暗和内心的虚无，对于过客而言，真正的爱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相遇，是肉体是生活更是精神伴侣，真正的爱必定有深度的真诚的生命、精神和灵魂意义上的交流，是两个面临虚无和黑暗深渊的地下室人的相互呼应救援和安慰，过客需要恋人分担自己的孤独、黑暗、脆弱和沉重，对小女孩脆弱的敏感的未经苦难的内心和灵魂来说，这是难于承担的，哪个女孩子不想在爱情中获得幸福呢？因此小女孩大概也不愿意有这样的共同堕入黑暗和深渊的极度缺乏安全感和确定性的无家可归的境遇；在这个意义上讲，过客也没有足够的坚强和力量给小女孩予幸福。因此他拒绝了许，他说“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显然，他对爱情的意义不敢高估，虽然好，但太小，而且也未必可靠，所以不能包裹伤口。既然如此，鲁迅拒绝许的爱就是了，为什么还要诅咒对方的灭亡呢？作者在写本篇后不久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原来是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跟他有了关系，那么他就要关心和牵挂这个人，而人活着是很痛苦的，这个世界是丑陋和险恶的，他认为死对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所爱的人都是好事情，看来鲁迅的确内心很阴暗，看问题总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另外，他也怕爱拖累他，成为一种柔情的牢笼，妨碍他独自的行走，生命停滞和僵固下来。爱不仅是负担，也会抹杀个体的本真存在，只有孤独的时候才是他自己。那么自己为何该得到诅咒呢？因为自己仿佛是预示着不祥命运的乌鸦，与自己有生命联系的人都可能遭遇不幸，因为自己是遭受天罚的人，永在炼狱之中，死亡于己是一种解脱，同时也不会把自己深爱的人拖入深渊，就象老翁所说，太阳下山的时候出现的事物，不会给人什么好处的，最好跟随旧时代一起埋葬，这里表明了鲁迅对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的一种自觉，也表明了鲁迅的“中间物”角色，这种死亡正如卡夫卡要毁掉自己的作品。而就人类世界本身的丑陋而言，亦已无存在的意义，所以她以外的一切也应灭亡，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世界毁灭，回复开天辟地之初的鸿蒙，仿佛从来就没有人类还更好一些，人类本就是上帝恶作剧的产物。 

    过客抵制住了过来人老翁的多次劝说，拒绝了爱的诱惑，终于决定孤身一人继续行走。他“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昂”和“奋然”这种动作和神态值得玩味，是过客在疲惫犹豫之后自我振作和激励这种内心的波动外化到了动作上，仿佛运动员在上场之前握一握拳头来给自己打气。

 

 

